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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
教师

姓名：吴小柳
学校：临高美夏学校
教龄：7年
专业：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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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
教师

姓名：王菊贰
学校：五指山市水满

中心学校
教龄：27年
专业：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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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
教师

姓名：符程庄
学校：白沙南开乡

高峰小学
教龄：27年
专业：语文

49号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苏小婷

白沙县城往南62公里，是白沙最为偏远的南
开乡，而高峰村，又是南开乡最偏远的村庄，这里群
山莽莽，交通闭塞，通信不畅。符程庄，就出生在这
大山深处。

从南开乡政府出发，符程庄骑着摩托车行驶在
蜿蜒的山路上，一路上不知拐了多少个弯，翻过了
多少座山，再跨过了2条河、10座桥，1个半小时后，
摩托车沿着山路终于爬行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高
峰岭。

站在山脊上，远处云缠雾绕的青山尽收眼底，
近林深处，山鸡和不知名的虫子叫得甚欢。“下了这
个坡，手机就没信号了，赶紧提前给家里报个平安
吧。”符程庄一句话将记者飘忽的思绪拉回现实。

下坡后前行约三公里，记者此行的目的地——
高峰小学终于到了。今年53岁的符程庄，是高峰小
学的校长。从1988年到高峰小学当代课教师至今，
符程庄已在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整整工作了27年。

深山播撒希望，虽苦心亦甜

高峰村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多地少，加
之海拔较高，支柱产业橡胶生长缓慢，经济发展滞
后，2008年以前，全村仅有少数几户人家盖有瓦
房，其余均靠茅草房、铁皮房遮风避雨。上世纪70
年代，白沙县政府组织当地群众整体搬迁到沿海的
荣邦乡，但一部分人因舍不得故土又返回大山。

1974年，时年12岁的符程庄随父母迁居荣邦
乡。1988年，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的符程庄得到白沙

招聘代课教师的消息后，便毅然报名，决定回高峰小
学当老师。“当时高峰小学高中学历的老师非常少，
我想回去，为家乡的教育尽一份力。”符程庄说，尽管
一路坎坷，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决定。

好不容易才走出大山，哪能又回去呢？符程庄
的决定，当时遭到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的一致反对。
母亲符美和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终身大事：“你回到
那山沟沟里，将来怎么找得到老婆？”但符程庄坚持
自己的想法，只身一人回到了高峰村，从荣邦乡到
高峰村，他走了十几个小时。

没有真正走进过大山的人，很难体会大山的艰苦。

当时的高峰小学，校舍还是2间茅草房，1996
年，村委会号召群众肩挑背扛运来材料，才建起两
间瓦房。2007年，政府加大了对高峰村的扶持，村
里结束了不通电的历史，学校也盖起了2间平房。

高峰小学坐落在一条清澈见底的河边，以前，
河上没有桥，师生上学、放学只能蹚水过河。碰到
河水暴涨，符程庄就和老师们充当护送学生过河的

“桥梁”，背着孩子们过河，脚上经常磨出水泡。如
今，河上建起了桥，但只要刮风下雨，符程庄还会像
往常一样组织老师护送孩子们安全过桥。

2003年以前，高峰村与外界相连的道路是牛

踩出来的，人们顺着牛蹄印寻找出路。从高峰村到
44公里外的南开乡政府，要跋山涉水，步行七八个
小时，同一条河要蹚过五六次。每学期开学，符程
庄等教师就要去乡里领取课本。由于没有像样的
路，摩托车、汽车都无法抵达，五六十斤重的课本只
能靠肩挑背扛，往返一天才能回到学校。

有一年秋季开学，符程庄和另外一名老师到乡
里挑课本，返程时遇到洪水，两个人只好在河边的
石头上睡了一夜，等到天亮洪水退了才重新上路。

“虽然辛苦，但心里甘甜。我们知道，是我们把孩子
们学习知识的希望‘挑’回来了。”回忆往事，符程庄
淡然一笑。直到2003年有了可通摩托车的山路，
符程庄等老师才结束了挑课本的日子。

尽管通了摩托车，但山路依然崎岖不平，许多
都是盘旋而上的山路，山路的一边多是幽深的山
谷。碰上下雨天，泥泞难行，骑车非常危险。“往往
骑一会儿就得停车下来除去轮胎上的泥巴，不然会
打滑。”符程庄说，就算骑摩托到乡里，也得一路颠
簸差不多3个小时才能到达。

2012年，政府开始兴修从通往高峰村的水泥
路。如今，交通条件大大改善，摩托车、小汽车都能
通行。尽管仍需骑行1个半小时才能到乡政府，2
小时才能到县城，但符程庄并不觉得远。他说：“感
谢政府，现在进出山方便多了。”

坚守大山，为了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1988年成为代课老师时，符程庄每月工资仅
80元，连生活费都不够，只好去山上摘野菜，去河里
摸鱼虾过日子。他在父亲留下的茅草房里住了整
整20年，在这漫长的年月里，村里不通电，晚上只

能靠煤油灯照明，有时候煤油烧完来不及出山去
买，就砍来松枝，点亮松脂照明。

“面对诸多困难，我也曾犹豫、彷徨过，但我是
黎家的后代，大山的儿子，深深体会到文化落后的
辛酸，都离开了，谁来担起我们山里孩子的教育
呢？”回忆过往，符程庄说，面对孩子们对知识渴望
的眼神，家长们信任的目光，他感到沉甸甸的责
任。“我不能走，以后也决不会走。”

符程庄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大山里的孩子要走
向外面的世界，要摆脱贫困，只有读书这一条路。
因此，他希望能够为这片父老乡亲恋恋不舍的土地
贡献自己的力量。27年前，整个高峰村仅有2名高
中生，27年后，从高峰走出去的高中生、大学生逐年
增加。这让符程庄无比自豪。

27年来，符程庄饱尝了山区教学的艰辛与苦
涩，但也收获着快乐和感动。1992年，距离高峰一
个多小时山路的道银村里的一个黎家姑娘，初中毕
业后来到高峰小学当代课教师，她的名字叫符金
花。后来，她与比自己年长10岁的符程庄走到了
一起。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携手在大山深处
播撒知识的种子，成为高峰村的一段佳话。

27年来，符程庄坚守之余努力提升自己，尽可
能多学一些知识教给孩子们。2002年，他顺利通
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2009年，他获评“小
学高级教师”；2012年，他被评为“海南最美乡村教
师”。今年6月，他被评为“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并在表彰大会上发言。

如今，已成为高峰小学校长的符程庄，和包括妻
子符金花在内的其他7名老师一起，守护着3个年级
共31名山里娃。“为了更多孩子能够走出大山，就算
只有我一人守着大山，也是值得的。”符程庄说。

白沙南开乡高峰小学符程庄：

“挑”起知识进大山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王国军

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是五指山市较为偏僻的
乡镇之一。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语文老师王菊贰
从教27年来，一直扎根在这里。

“王菊贰是我们教育战线名副其实的‘老黄
牛’。”水满中心学校副校长王有志说。

代课11年终转正

王菊贰是地道的五指山人，她1979年高中毕
业，就到水满乡农技站工作，晚上抽空给农村妇女上
扫盲课，教她们识字、算术。

1988年，水满中心学校老师紧缺，王菊贰通过考
试，成为该校的一名代课教师，当时，学校缺水无电，
交通不便，可她“代课教师”一做就是11年。

1995年9月，偏远教学点牙排小学教师紧缺，王
菊贰主动向学校领导申请去牙排小学工作。牙排小
学是水满中心学校最偏远的教学点，离乡政府有13
公里，山村道路崎岖，一到刮风下雨天道路泥泞，只
能光着脚丫，拄着竹杖艰难前行。

“刚到牙排小学工作，由于教师紧缺，我担任一、
二年级的语文老师，还要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王
菊贰告诉记者，有一次，下暴雨，毛苗村的小河水位
上涨，放学了，她怕孩子们过河有危险，就背着较小
的孩子，牵着大孩子的手，一起过河。直到把孩子们
安全送到对岸，才放心返回学校。

“对孩子的关爱，从点滴做起，孩子们健康快乐
地成长，是我最大的心愿。”王菊贰如是说。

11年的默默奉献和付出，1999年，王菊贰终于
转正，摘去了“代课老师”的帽子。

坚守教学一线27载

从1988年9月至今，王菊贰一直忙碌在山区教
学第一线，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并承担学科教学工
作。今年下半学期，王菊贰担任水满中心学校二年
级1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王老师平易近人，非常有耐心，对我们的提问，
有问必答，我们遇到困难，她总是鼓励。”学生盆晨娇
告诉记者，王老师就像她们的妈妈一样，关心和爱护
她们。

每个班，学生学习成绩有差别，王菊贰特别注重
做好培优扶差的工作，对于后进生，总是给予特殊的
照顾，在课堂上多提问，多巡视，多辅导。在课堂上
对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课后多找他们
谈心、交朋友，树立起他们的信心和激发他们学习的
兴趣。

“今年，我把学生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四人，
抓好四人小组的学习，选拔优秀的小组长，带领小组
成员一起进步。”王菊贰在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
她坚持让学生写周记，写身边事，写心里话，写出自
己的真情实感。”王菊贰说。她说，“20多年的教育教
学工作经验告诉我，真诚地关爱每一个学生，是教师
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根基，是教师道德责任感的具
体体现。我深信只要尽力地从各方面真诚地关心、
爱护、尊重孩子们，一定能使他们感受到老师的真情
关怀，激发起上进心。”

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王菊贰：

关爱每个孩子
的老师“妈妈”

■ 本报记者 侯赛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 赵秀君

7月3日，临高美夏学校期末考试结束了，
平日里一片嬉笑打闹声的校园，瞬间安静下
来。校长王仕睿热情地把记者带到校园的两棵
大树下，树下放了几张塑料椅子，在没有专门办
公场所的情况下，这里是学校最凉爽的地方。
不一会，王仕睿又引来一位身材瘦小，看样子30
岁出头的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吴小柳。听王仕睿说，虽然
吴老师家在海口，却是这所学校驻守时间最长
的老师，他既是学校的老师，又兼校长助理、保
安、勤杂工等多项工作。7年来，也是他，挽救了
无数从其他好学校里被“踢”回来的“烂仔”。在
王仕睿心中，吴小柳就是他见过的最美教师。

为留守儿童留下来

美夏学校离临高县城近12公里，是紧挨海
边而建的一所学校，起初这里有小学初中，后来
初中被撤并后，只留下小学。“有钱人家都把孩子
送到文昌、海口去读书了，剩下的都是家庭贫困
的孩子，一半都是留守儿童。”王仕睿告诉记者，
从小缺失父母的家教，使这些孩子难管，难教！

因为学校毗邻海边，学生又大多数是留守儿
童，因此每天晚上，吴小柳都要到学校附近的海
边完成自己规定的巡逻任务，他既怕孩子们玩耍
不慎失足落水，也怕贪玩的孩子玩得忘了回家，

让爷爷奶奶担心。王仕睿告诉记者，有了吴老师
对学生安全的特别关注，使这所学校在其任教的
7年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学生安全事故。

吴小柳与临高结缘于13年前。2002年，吴
小柳从临高师范中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海
口一所小学任教。2008年，全省教师招聘，24
岁的吴小柳又应聘来到这里。

当时临高县教育局的领导怕他看到学校的
状况打退堂鼓，提前就给他讲述了这里的情况，
打了“预防针”。吴小柳上岗的第一天，还是县
教育局领导亲自用小车把他送过来的。

在吴小柳看来，现实的情况比他当时想象
的还要差很多。校舍是三排平房，上世纪80年
代建成的，年久失修成了危房，教室的门都是用
木板“补丁摞补丁”钉成的，水泥地板到处都是
坑，门窗玻璃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可吴小柳
没有被吓退，放下行囊，在这里一扎根，就是7年
光阴。

2008年，吴小柳结婚了，妻子是海口一所
公立小学的老师，他也曾有机会回海口任教，但
每次想到他的离开，可能给孩子们造成的伤害，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吴小柳告诉记者，对自己
的决定，妻子非常理解，虽然夫妻之间聚少离
多，但对孩子们的付出，让他更加感受到自身的
价值所在。

学校“小霸王”就怕他

吴小柳是个性格内敛，不善言辞的人，记者

与他的对话，几乎是一问一答，问不到的，他绝
对不会主动聊起。王仕睿说，工作中，面对学
生，吴小柳却是另外一个人。“学校里的‘小霸
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对他温柔耐心的吴老
师。”王仕睿告诉记者。

“你看，教学楼前最右边的那株小树苗就是这
一届毕业班的‘小霸王’符小弟找来的。”王仕睿指
着那5株小树苗中的一株，兴奋地告诉记者。这个

“小霸王”当初不光在学校，在附近村子里都是出
了名的。“学生每一次打架都少不了他，学校教室
门窗的破玻璃也好多是他的‘功劳’。”

像符小弟这样，别的老师都没办法的“烂
仔”，最后还是吴小柳给“治住了”。治住他们的
办法不是简单粗暴的打骂，而是对这些孩子给
予不断的激励表扬。每次上课，遇到一些简单
回答的问题，他就提问符小弟，提升他的自信
心。几次家访，他还跟父母表扬小弟在学校的
进步。渐渐地，符小弟越来越信任老师，于是下
定决心“洗心革面”。

后来，吴小柳还让他当起了学校早操的领
操大队长，每天在符小弟的监督下，学校的孩子
没有一个早操迟到的。2014年，新教学楼建
成，雪白的墙面直到现在没有留下一个脚印，王
仕睿说，这也都是符小弟的功劳，他的监管比老
师说的还管用。

今年符小弟毕业了，校长王仕睿打趣他
说：“小弟啊，你要毕业了，要不要给母校留下
点什么呀？要不找几棵树苗栽在校园里吧！”
小弟当了真，考试结束后，立刻带着一群孩子，
扛起锄头，从自家挖来几棵枇杷树，栽在校园
里。

每年，美夏学校都会接收很多像符小弟一
样，被好学校里踢回来的“烂仔”。除了平时的
工作教学，吴小柳还要每天巡逻于每一家学校
附近的电子游戏店，把逃学的孩子抓回来。对
于吴小柳来说，他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带出了多
少成绩优异的学生，而是在于挽回更多可能误
入迷途的孩子，引导他们走上正途。

当记者问他这些年来在美夏学校任教最大
的挑战是什么？吴小柳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不是孩子的难管，也不是教学条件的艰苦，而是
夜晚孤独的考验。尤其是每当夕阳慢慢沉入海
底，偌大的学校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时，吴小柳
就要独自一人承担孤独。

对于一个身处异乡的年轻老师，在这样一
个偏远乡村，他没有任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
同事，几乎没有同龄的朋友。放学后，别的老师
都回家了，他就成了这所学校的唯一的守门
人。这位孤独的守望者，就像夜晚大海上明亮
的灯塔，为许多在成长道路上迷失的孩子默默
地照明前进的方向。

临高美夏学校吴小柳：

“小霸王”们
因为他走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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